
1934 年 10 月的一天，在赣南山区

浓荫蔽日的山路上有一名衣衫褴褛的乞

丐。他肩挎一个破布褡裢，手拄一根脏

污的木拐，脚上趿拉着一双沾满泥污的

破鞋，正一步两歇地向前挪动着。不远

处，布满铁丝网的岗哨前，一队国民党

士兵正在查验往来的民众。当这个蓬头

垢面、气息衰弱的人挪近岗哨的时候，

一股带着血腥的馊臭味向四周弥散开

来，值守的卫兵们有的用手挥拍着带味

儿的空气，有的皱着眉头用手捂住口

鼻。一个卫兵不耐烦地说：“一个臭叫

花子，有什么好问的？赶紧让他滚滚

滚！”不等查验的卫兵开口，这个人用

气若游丝的客家话说道：“是，长官！

是，长官！”这一听就是本地口音，有

什么好问的呢？只见他歪着身子避让着

卫兵，从岗哨边挪了过去。这个扮作叫

花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德安县国民

政府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里的情报参

谋项与年。一个英俊潇洒的国民政府参

谋通过国民政府的关卡却要易装易容，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使命重大，背负

着 影 响 家 国 和 民 族 前 途 命 运 的 重 要

秘密。

铁血闯关

1934年 9月底，蒋介石在江西庐山

牯岭的行辕里，召开了一个有 200多人

参加的高级别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

“围剿”方略。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

顾问的建议，计划以瑞金为轴心，以于

都、会昌、兴国为重点，编织一个半径

达 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蒋介石计划

集结 150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每推进

1华里就拉起一道铁丝网，每推进 10华

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步步为营，处处

紧锁，在 6个月内直捣红都瑞金，将瑞

金及中央苏区完全箍毙在重重包围中。

这就是所谓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个

计划一旦实施，中央苏区和红军将危在

旦夕。

会议刚一结束，被蒋介石钦点参会

的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就连夜赶回德

安。莫雄 16岁跟随孙中山闹革命，是资

深的国民党员，也是蒋介石拉拢的对

象。然而，他更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奉

者，是同情革命、亲近共产党的进步人

士，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重点联络对象。

在上海赋闲期间，莫雄一度要求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组织安排下，他成为留驻

在国民政府中的我党友人。他在接受江

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和第四区保安司

令委任状时，毫不犹豫地向我党告知了

相关情况，并将与他相熟的多位共产党

员安插进了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

莫雄一回到德安就把这个天大的秘

密向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和盘托

出，几人都是留守在莫雄身边的共产党

员。蒋介石精心周密的部署，前所未有

的各种投入，让他们心急如焚。他们决

定派专人给党中央递送这一情报。大家

连夜将文件内容用特种药水分写在四本

四角号码字典上。闽西山区出生的项与

年因为懂得客家话、熟悉赣南地区的人

情地貌而被委以重任。带上字典，扮作

教书先生，项与年连夜奔赴瑞金。

从赣北德安到赣南瑞金要经过永

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

宁都、石城等县市的几十个关卡，山高

路远、河谷纵横，为减少与国民党军队

的正面接触，项与年尽量昼伏夜出，避

开大路，穿山越岭。然而教书先生的身

份仍然会被盘查，几本字典也存在被怀

疑、被查缴的风险。他在巧妙躲过南昌

关卡的盘查后，找来几位地下党员，请

他们在自己落脚的德安行署驻南昌办事

处缩写了文件内容并将之密录在薄纸之

上。把这宝贵的信息藏在鞋底后，他又

继续出发。

他一路跋涉，越是靠近赣南，封锁

盘查越严。进入泰和山区后，每个村子

都有“进剿”的国民党军，进出苏区的

路被严密封锁着。闯关渡卡成了摆在项

与年面前的大难题。他思之再三，钻进

山林，抓起一块大石头，紧闭双目，用

力砸向了自己的嘴巴，一下，两下，三

下……鲜血涌了出来，嘴巴肿了起来，

四颗门牙掉了下来……他忍着钻心剧

痛，顺势把早已破损的衣服撕扯成了褴

褛的“乞丐款”，用汗血泥污给自己化

了一个完美的“乞丐妆”。就这样，他

日夜跋涉，巧妙易容，穿越重重封锁，

只用了 6天就赶到了苏区，把绝密情报

交给了党中央。

牯岭会议“剿共”宣言的回音尚

在，“铁桶围剿”计划的包围圈还未形

成，中央红军就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战略

转移的漫漫征途。红军得以生存，乔装

易 容 、 递 送 情 报 的 项 与 年 “ 功 不 可

没”。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份四角号

码情报时，曾说其功绩是巨大的。

赤胆锄奸

项与年，福建连城人，1896年出生

在连城朋口乡文地村一个普通农民之

家。项家有 6个男孩，而项与年排行老

四，原名项廷椿。因家境困难，9岁时

他被过继给膝下无子的堂叔项仕杰。后

来因婶婶生下男丁，项廷椿在养父母家

备受冷遇。

1917年，项廷椿只身离家，赶赴北

平看望在军界任职的胞兄项廷爵，思想

进步、追求革命的项廷爵成为他走向革

命的引路人。接触到革命新思潮的项廷

椿改名项与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

命活动。1921年，项与年加入国民党。

然而，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所作所为，让

他深感失望。正在他踌躇彷徨，不知何

去何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出现在他的

世界，党的理想、宗旨与面貌深深打动

了他。

1925年，项与年在浙江海宁硖石小

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共产

党员宣中华、何赤华。随后，他远赴荷

属东印度婆罗洲 （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

丹岛） 三马林达等地完成党组织交付的

革命任务。在当地华侨中，他发展党

员，开展工人运动，进行秘密革命活

动，逐渐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

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决

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设立情报和政治保

卫机关——中央特科。 1927 年 10 月，

项与年因开展革命活动被荷兰殖民当局

驱逐，回国到了上海。他的新身份是南

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1928年春，经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推荐，他接手了上

海勃生路 （今长寿路） 复炎小学，担任

校长。这个学校后来发展成中央特科的

一个掩护点。不久，他又同上海中央特

科的负责人接上组织关系，正式进入特

三科。特三科是行动科，又被称为“红

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处叛徒、

特务，消除隐患；营救被捕同志；管理

电台等。项与年凭着个人的机智勇敢、

行动的沉稳坚决、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

情报的准确判断，很快成为特三科主力

队员，参与了营救彭湃、方志敏，惩办

叛徒白鑫等一系列重大行动。

1929年 8月，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

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秘密机关开会的彭

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被英

租界工部局的武装巡捕逮捕了。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

国农民运动的领袖。8月 30日，彭湃等

共 产 党 员 在 龙 华 淞 沪 警 备 司 令 部 被

枪杀。

彭湃等人的牺牲是党的巨大损失。

究竟是谁出卖了彭湃等人？经特科调

查，白鑫的叛徒行为被查明。白鑫是黄

埔四期生，与彭湃曾有工作交集。1929
年初，白鑫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

委秘书。国民党的血腥屠杀让白鑫畏惧

退缩，他主动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

委、情报处长范争波秘密自首，并以出

卖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军委的情报来换取

自己飞升的资本。

获悉此情的周恩来激愤难当，当即

指示中央特科坚决铲除叛徒。几经侦

察，特科搞清了白鑫的藏身之所——就

在范争波的家里。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

在法租界霞飞路 （今淮海路） 和合坊 43
号范争波公馆近旁租下房子，日夜监视

范家的动静。出卖战友的白鑫惶惶不可

终日，他向国民党提出到意大利避风头

的请求。中央特科很快掌握了白鑫的行

动计划，决定在他出逃时采取处决行

动。项与年正是锄奸小组的成员。

1929 年 11 月 11 日晚上，在夜幕的

掩护下，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从范公馆

出来，急急走向汽车。就在车门被拉开

的瞬间，一声怒吼传来——“白鑫！”

白鑫顿时吓得魂飞魄散。项与年和几个

锄奸队员从三面冲上来，激烈的枪声打

破了暗夜的宁静。负伤的白鑫妄图夺路

逃生，项与年和特科队员们紧追不舍，

最终击毙了这个叛徒，为牺牲的同志报

了仇。

隐蔽斗争

1930年，项与年在组织安排下到中

央军委机关执行情报与联络工作。1931
年 4月，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

被捕叛变，上海党中央陷入极端危险的

境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李克

农等先后撤离上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及领导机关也撤离上海，迁往江西苏

区。负责军委秘密联络点的项与年，凭

借忠诚坚定的信仰和机智沉稳的性格在

上海潜伏下来。

1934年 3月，应莫雄之邀，受组织

指派，项与年前往江西德安担任江西第

四区保安司令部的情报参谋。

在这个岗位上，他协助莫雄用不到

6 个月的时间，演绎出德安专区“共

匪”被“剿绝”的景象。这不仅迷惑了

敌人，也帮助莫雄赢得了蒋介石的信

任，莫雄因此获得了“传令嘉奖，考成

第一”的通报表扬，同时有机会获取更

为重要的核心军事机密。牯岭会议后，

项与年历经艰险传送情报，为中央红军

进行战略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

此，他还参加了长征先遣侦查队，但很

快又被上海地下党召回。项与年辗转回

到上海，见到了他的上级刘子华，接受

了一项新的行动任务——破坏敌人运输

供给线。在沪期间，他抽空看望了年仅

16岁、不得不留守上海半工半读的儿子

项崇德。随后，他带领刚刚结识的两名

爆破队员赴南昌执行任务。然而，轮渡

刚到南京下关码头，他们就被国民党密

探拘捕。危急关头，项与年既没有冲动

反抗，也没有张皇失措，他仔细回想和

随行队员来往的每一个细节，冷静分析

两位同行队员的言行态度，很快就得出

一个结论：其中一位久未露面的王姓队

员，如果不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

就是临危叛变了。同时，他研判自己应

该还没有暴露，依据是当初与两位队员

见面时，刘子华为了安全起见在介绍项

与年的时候刻意说项与年是自己在国民

党的一位朋友，恰好要去南昌找工作，

所以请其顺路带两位找住处、买所需品

（爆炸品）。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各种刺

探、盘问、审讯与威逼，项与年始终沉

着应付，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为

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交代了一些虚渺

的信息，如自己早年加入国民党，因目

睹国民党种种不堪而意志消沉，但自己

绝不是共产党员。同时，交待了与刘子

华的交往，说此行纯粹是顺路而已、受

人所托等。对这些说法，敌人都信以为

真。一天夜里，趁着敌人放松警惕，他

巧妙地逃离看管，很快找到了当地党组

织，并获悉了上海中央要求他逃离的决

定。他乔装成商人，星夜出发，奔向赣

江，换乘火车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

返回上海。他如此大费周章，变换行

程，是为了不暴露行动目标、不把危险

带回上海。项与年临危不乱、随机应

变、机智果敢、全心保护组织的举动，

受到上级的高度赞誉，党组织授予其

“反特斗争胜利奖”的荣誉。

1935年初，身份暴露的项与年被党

组织派往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为便于

隐蔽，他于 1936年改名梁明德，北上天

津，西往长安，先后同王世英、汪锋、

南汉宸、李克农等同志共事，在西北军

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

无我忘家

在少年项崇德的眼中，父亲项与年

是谜一样的存在。对父亲的一切他几乎

一无所知，身份是谜，职业是谜，去向

还是谜。潜伏上海期间，项与年家中人

来人往，可那些伯伯叔叔究竟是干什么

的，他们窃窃私语着的事，都是项崇德

理解不了的。1936 年，项崇德离开上

海，到福建长乐县园艺场劳动。

1937年，项崇德投身革命，开始从

事抗日救亡活动，改名为项南并秘密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他辗转多地成

为新四军一名驻地干部。1943年，苏北

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审干运动，人人要

说明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父母及本人

历史，而项南因为说不清父母的历史、

职业而备受怀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接

受了各种审查。最后，因得到了一位领

导的关照，项南才从旷日持久的政审中

走了出来。

1949年初，中央在北平召开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会议。项南被谭震林指

派率华东青年代表团出席。会后，项南

因错过东南支队转战的行动，不得不留

守后方。在此期间，他偶遇时任皖北区

党委书记的曾希圣。一番攀谈后，项南

被说服脱了军装转到皖北干起了青年团

的工作。他初任皖北区青委书记，后来

又升为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梁明德的项与

年在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担任高级

专员。民族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人

民站起来了，一切都向好发展，项与年

才有时间去寻找日思夜想、生死未知的

亲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项与年听闻

失散多年的儿子在安徽青年团工作，就

委托在皖的曾希圣帮忙查找。曾希圣与

项与年是老战友，当年在中央特科一起

工作过。如今老友请托，他怎不尽心？

曾希圣到处寻找，甚至还郑重拜托项南

帮助“梁明德”同志找失散多年的儿

子。可是改名易姓的项与年，哪里知道

儿子为了革命也改了名字，也曾寻找过

自己的父亲。

项南在接受任务后，还一度跑到机

要室去看这位叫梁明德的老前辈从辽宁

发来的电报。他在团委认真排查，几经

找寻，却始终没有线索。后来，在一次

干部会期间，曾希圣又向项南问询找人

的结果，项南面露难色，如实汇报说：

“您交代此事后，我一直在查找。我问

询了许多人，把全省青年团干部花名册

从头到尾仔细看了几遍，姓梁的干部有

十多个，到底哪一个是您要找的，我也

不清楚。您光说姓梁的干部，太笼统

了，能不能再提供一些具体情况？”曾

希圣点点头，说：“老梁是福建人，30
年 代 在 上 海 ， 住 在 大 世 界 八 仙 桥 一

带。”“八仙桥？”项南惊叹道：“真巧，

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一带住过，

那儿我熟悉。”曾希圣也感到讶异，忍

不住问：“你家住八仙桥哪里，家里是

做什么的？”项南如实回道：“我家住法

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 24号，父亲是个生

意人。”这个地名让曾希圣瞪大了眼

睛，他太熟悉这个地方了，这是中央特

科的联络点啊！项南怎么会住在那儿？

曾希圣不由端详起项南来，他接着问：

“我在那里待过，那是一个大老板翁旭

初的家，你家怎么在那儿？”项南回复

说是家里安排的，与父母也是短期相

见。随着聊天的深入，种种奇妙巧合让

曾希圣感到眼前这个年轻有为的革命干

部和老梁关系匪浅。他问：“你父亲朋

友很多吧？”项答：“很多，父亲善交

朋友。”曾问：“他朋友中有没有一个

留大胡子的人？”项南不假思索地答：

“有有有，有个大胡子叔叔住我家，还

带我逛大世界、照哈哈镜哩！”曾希圣

闻听此言，震惊不已，真是“众里寻

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啊！他指着自己说：“你看

看，我是谁？”项南不解地端详着这位

老领导，片刻后，不禁惊喜地大喊起

来：“胡子叔叔！”找来找去，当年法

租界里那个项家的男孩原来就在眼前

啊 ！ 这 就 是 传 为 佳 话 的 “ 项 南 找 项

南”的故事。

以身许国，无我忘家，牺牲奉献，

这正是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令人感佩敬

仰的精神。儿子虽然找到了，但由于工

作繁忙，这对久别的父子也只能鸿雁传

书，纸上相认。直到 1953年，这对为革

命双双改名、分离了近二十年的父子才

得以在北京相见。

1978年，长期奋斗在隐蔽战线和民

族统一战线上的优秀共产党员项与年与

世长辞。为了理想，他远走他乡、寻找

信仰；为了信仰，他隐姓埋名、潜伏无

言；为了使命，他乔装易容、涉险闯

关；为了胜利，他抛家舍业、妻离子

散；为了家国，他初心不改、忠诚无

悔。他赤胆忠心、机智果敢、细致沉

稳，对党、国家、民族和人民深厚的爱

恋如他曾经做过的工作一样，镌刻在他

传奇而不凡的生命轨迹里。

项 与 年 ：
装 扮 成 叫 花 子 的 情 报 官

□ 刘 江 张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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